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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站上世界文化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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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culture）的核心是价值信念系统，而社会

制度、习俗以及物质文化成果则是这一价值系统

的外在表现。文化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近义语，

哲学家斯宾格勒将文化视为处于上升之中的文

明，并将文明视为步入暮年的文化。历史学家汤

因比相信，不同种类的多元文明是探讨人类历史

总体进程的基本单元，人类文明的发展或进步取

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流和互渗。从这样

一种文化动力学来检视人类历史，能够为我们思

考今日之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提供良多教

益。

在此，让我们解析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这就

是现代科学产生与人类社会现代化启动之谜。众

所周知，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产生于16、17世纪的

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这三大运动

首先使欧洲发生文化转型，即由前现代形式转入

现代形式的文化发展轨道。这种变化在随后的

300年中逐步波及全球文化的每个角落：美国发生

这种变化始于18世纪，日本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

明治维新，中国始于 20 世纪初，而非洲则晚至 20

世纪中期即二战结束以后。

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发生于

16、17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而非世界上的其他任何

地方，譬如中国或印度，为什么？回答这一问题

时，首先要看到的是，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仅仅只是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变革，那么，科学革命

则是一场全球性的历史变革，无论是就其对全人

类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还是就其产生的原因而

言，均是如此。

在理解科学革命时，仅仅看到基督教文化的

重要作用并由此忽视其他人类文化的作用是典型

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现代科学的发生、发展

无疑需要相当强的智力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一

方面，如果人类智力的发展不达到一定的高度，科

学革命便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产生

还需要有适宜的社会文化氛围，没有适宜的社会

条件，科学的制度化发展便不可能开启。无疑，能

够将人类智力关注的方向有效地引向自然的文化

是有助于科学制度化的开启的，形成崇尚科学的

文化氛围对科学的制度化是有利的。在此意义

上，我们须得承认，容纳了古犹太教一神论思想和

古希腊-罗马哲学理性的基督教文化，的确在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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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文化框架之内为古代自然哲学的发育

和成长留下了空间，在此框架之内的确有一

股内在的力量将人类智力源源不断地引向

自然。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了基督教文化，

就有了现代科学；并不是说，科学革命的发

生，仅仅是欧洲文化的内部事件。

若按汤因比的思路，从长时段的、人类

文化的整体互动的历史视角来思考，可以得

到以下两个可能的结论。

其一，如果说在科学革命发生之前的

2 000年中，世界文化确实成其为一个系统、

成其为一个整体，那么世界文化交流互动的

中心地带恰恰位于地中海沿岸。蒙古的西

征，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十字军的东征，伊

斯兰大军的西征，所有这些战争以及与之相

伴的宗教传播活动促使地中海沿岸成为东

西方文化的汇聚之所，这是世界历史铸就的

世界文化冲突与互渗的核心地带。2 000多

年以来，世界文明在这里汇聚：古犹太教的

一神论信念与古希腊-罗马泛神论文化在这

里发生碰撞并化合为新的基督教三位一体

教义；古希腊文化关于在自然之中寻找自然

现象之因的哲学理性、关于世界本源的持续

追问、关于天体运动的数理解析模型以及它

基于逻辑和经验的推理模式，通过古罗马文

化、通过中世纪后期的考古发掘、更重要的

是通过阿拉伯文化的发展和转呈，在基督教

文化以神学为核心的神学-自然神学-自然

哲学知识体系中重新生根；来自中国文明的

“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

术，也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此，为基督教文

化宗教改革和思想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

条件。所以，科学革命也只能在这里爆发并

导致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产生。

科学革命铸就了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

论和学科体系，也铸就以科学传统为核心的

现代科学文化。按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的

见解，科学革命以及新生的科学文化为人类

文化注入了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由此，西

方文化、东方文化均不得不告别它旧有的传

统而走上现代化之路。水晶天球的崩坏，不

只是意味着基督教传统世界图景的崩溃，也

意味着依附于这种世界图景之上的基督教

神学价值观的解体。由此，自由和理性、民

主和科学成为主导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价

值。

其二，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能够缔

造科学革命和现代文化。我们知道，在遥远

的东方，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汉字文

化圈，它不但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中心-

边缘式的帝国文化结构，而且拥有相对发达

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但是从世界文化互动

发展的总体结构来看，汉字文化圈仍只能说

是其中的一个亚文化中心，远远谈不上是世

界文化交流与互渗的核心。所以这里并不

具备爆发科学革命的智力基础和社会条件。

事实上，自17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就

开始派遣宗教使团来华传教，但由于东西方

深层文化理念之间存在着剧烈冲突，满清政

府最终选择了闭关锁国的国策，甚至杜撰出

自欺欺人的西学中源说来维护文化自信。

19 世纪后期，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巨炮的

压迫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历经无数苦难、压

迫和屈辱，也由此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

程。常常令国人憾腕的是，日、中启动现代

化进程的时间差距只有短短的 30 年，但这

30年的差距就足以让日本这个长期以来在

汉字文化圈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在甲午战

争中战胜以前的文化母国。然而，更值得我

们思考的却是明治维新之成功与戊戌变法

之败。戊戌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摇摇

欲坠的家天下统治，而且发生在长期闭关锁

国的情形下，既缺乏充足的变革人才，也缺

乏拥有坚强意志和权力的领导层，不免归于

失败。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则表明，日本文

化的每一次飞跃均来自主动的文化开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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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遣隋使、遣唐使的使船为日本载回先进的中

华文化和制度；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兰学已有上百

年的发展过程，维新初启，半个政府的留学活动则

不但为之带回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带回了西

方的文化制度。

所有这些例子无不表明，文化的强盛取决于

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乃至于碰撞和冲突；一个民

族，若不能站立在世界文化交流与互渗的制高点

上，就不可能走向真正而持久的强盛和繁荣。

改革开放 30多年的历程，终而使得中国经济

有了质的飞跃，也使当代中国人开始拥有一份特

别强烈的文化自决与自尊之心。正因为有过百年

的屈辱，这种文化自决和自尊之心才是那样的深

挚、那样的充满活力。然而，文化强国之路却不在

于宣扬和复兴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文化，不在于

将“孔子学院”办到美国、日本和欧洲，甚至不单单

在于发展文化产业，而在于能否站立到世界文化

的高峰之上，以真正开放的心态拥抱包括本民族

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2008年欧洲金融风暴来临

之际，我国投入了4万亿巨资来应付可能的世界经

济危机，并且持续购入大量美国国债以帮助维护

世界经济的稳定；但是，与其买美国等国的国债，

一个更有价值的行动是以十万、百万人的规模大

量派出中国的“遣美使”、“遣欧使”、“遣日使”，这

才是文化强国的捷径。文化发展系百年之计，而

百年之计在于树人。派遣 100万的知识“掠夺者”

（培根用语），可能需要花费 1.5万亿元（以 10年派

遣 100万博士留学生计），但却不仅可以帮助刺激

留学目的国的经济，还能极大地提高中国“所罗门

宫”里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当时中国全时当量R&D

人员约为180万人）！

在民族节日里，如果我们要将孔子、孟子等人

的雕像竖立于天安门的东侧，那么，与此同时，我

们还须将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雕像

竖立于天安门的西端。只有在这样的民族心境

中，我们才会拥有本民族的培根、牛顿和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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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治目标而发展科学，最终都不可能使科

学得到正常的发展。功利主义科学观还严重低估

了科学本身的价值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导致科学

精神在中国长期不振。坦率地说，中国科技对中

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并不符合国人的期待。但这

也毋庸苛责。今天我们应当以更平和从容的心

态，审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不只

具有生产力的属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技术是

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因此必须从基础上加以

精心培植。其中，科技体制建设尤为关键。八九

十年前，蔡元培、丁文江等先贤创建我国的国家科

学院时，十分重视制度建设，视之为“百年大计”。

与科技有关的制度是近代科学发展以来逐步形成

的，不是中国所固有的。民国20多年，我们仿效西

方初步建立了现代大学和科研体制。解放后，我

们改弦更张，试图摸索一种新的体制以更快更好

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但却走了很长的弯路。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体制的改革相对迟缓，严重

制约着科技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充分吸收科技

先进国家的科技制度文化，引导科技界尊重科学

传统和科学规范，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科学以探

索真理为根本目标，是人类心智的荣耀，必须尊重

科学本身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学术自主、激励

学术创新、防止学术腐败、杜绝对科学的滥用，才

会拥有更健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这是中国

科学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

提。


